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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珠】

老街院的韵味儿
□崔秋立

馆驿街，济南一条古老的街。据
《续修历城县志》记载，“北走燕冀，
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馆驿
街原名“官驿街”，从明朝开始，历届
官府在这街上设立驿站，主要负责
传递公文或接送往来官员在此小
住、换马。明清时这条街上有了济南
最大的驿站，以后逐渐又有了马车
店、客栈以及旅馆。因此，这街名也
便逐渐成了“馆驿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馆驿街风韵
犹存。街道的两旁尽是店铺，青砖小
瓦木板门。清晨，店员把一块块门板
卸下，清扫台阶，开门迎客。傍晚再
一块块把门板镶上，街面在昏黄的
灯下恢复宁静。路，是由十分规则的
长方形大石块儿铺成，即使“城里”，
也就是现在的泉城路周围的街道，
也没有这般豪华。那时，城里马车还
常来常往。铃儿叮当，马蹄声脆，声
声踏在我们年少的记忆里。直到1975

年，天桥重建，大石块被起出来，用
来筑天桥。馆驿街的韵味消失了，它
的遗韵被保留在天桥上，天桥就是
馆驿街的纪念碑。

馆驿街东头北侧有一条胡同，
很窄，但可通往路北的街道和城区，
被称为后馆驿街。房子规格不一，有
高台青石砖瓦房，也有低矮的土坯
房。少有临街开门的，都是一座座的
院落。街中间安着这条街上唯一的
自来水龙头。几百户人家都要到这
里“打水”。傍晚，人们下了班，水龙
头前就排起一串长龙。特别是阴云
密布、大雨将临之时，这条龙会更
长，更紧凑。把水打回家，一家人方
神闲气定。

我少时的家就在这水龙头正对
着的胡同里。三层高的石台阶，很有
些气势的门洞子，漆黑的两扇大门。
这是一个很规整的院落。分前后院，
有墙和门相隔。前院是长方形，住着
两户人家。里院方方正正，住着三户
人家。我们家是正房，比厢房高，建
在一个砖砌的平台上。房子都是青
砖大瓦石头房，在这一片都算是上
等的宅子。院子由石板和砖铺成。石
板路连接各户在院子中央形成一个
十字。院子的西北边是一个花坛，占
去院子的一角。花坛里有棵苹果树，
虽不怎么结果但枝繁叶茂扛折腾。
1968年搞战备，就在树下挖了防空
洞，竟然也没让树枯萎。

院子的东南角是一棵参天大槐
树，两抱粗细，十几米高，树干笔直，
树形呈非常标准的塔形。占去了庭
院大半个天空。春夏之交，一树槐
花，满院飘香。酷暑时节，有她的遮
阴，院里总有可乘之凉；深秋，细碎
的落叶铺满院子；冬天清冷的夜晚，
你可看到一轮明月挂在树梢，满院
清辉和树影。这棵大树究竟多少年，
没人说得清。我的祖父说解放前夕
搬到这里来时，树就是这么高大蓬
勃。她默默地见证了这个院子的百
年变迁和风风雨雨。

院里几户人家都有些坎坷和磨
难，邻里之间虽也有些恩恩怨怨、磕
磕碰碰，但总体上都还很和谐，没有
像其他院里那样为些琐事撕破脸皮
甚至大打出手。那时各家的厨房都
在院子里，做什么吃什么，都清清亮
亮。谁做了稀罕玩意儿，都要请邻居
们品尝。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伸一把
手。最迷人的是夏天的夜晚。太阳落
山后，孩子们便在院子里洒水，消消
暑气。孩子们铺上凉席，在上面嬉笑
玩耍。大人们拿出板凳，摇着扇子，
说话聊天。虽是家长里短，翻来覆
去，但依然津津有味。

1991年，院子终于被拆掉了，后
馆驿街也从济南的地图上消失。取
代它们的不是什么恢弘的建筑，而
是一些简易的居民楼，其价值远逊
于我们的青砖老院。我们不能改变
什么。让我魂牵梦绕的是那棵大槐
树，大家都走了，把它自己孤零零地
留在那里，随后会被人锯断刨出，那
可是近百年的生命啊。十几年过去
了，这种伤感和怀念并没有随着生
活条件的改善而淡漠，时常还会想
起她清冷的树影和那满树的白花。

鸟儿的乐园

佳境胜地“明湖汇波”是处
柔风和景、芳树鸣禽的地方，它
提升了历下的知名度和诱惑
力，成为泉城吸引四海游宾的
一张靓丽名片。

当春风吹响第一声柳哨，
从江南跋涉凯旋的紫燕呢喃歌
韵，尖细而明亮。黑压压地掠过
湖面，密麻麻地盖过房脊，把古
朴的建筑群闹得一片欢腾。迟
来的便立于悬空的电线上，依
次排开，活像交响乐队的五线
谱……

黎明，盈盈湖面如烟似雾，
蓦然，会飞起一只周身如同涂
蜡透着银光的大鸟，它扇动着
翅膀，发出“哇——— 哇——— ”的

“集合令”，浑厚豪放。瞬间，四
围的宿鸟便舒张着翅膀，愈飞

愈高，还会绕湖区遛弯，呼喊着
“再见”告别。顷刻间，它们编排
巧妙，成“一字阵”或“人字形”，
匆忙启程。这是一列从南国向
北挺进的雁阵，昨晚，把此地作
为短暂休憩的驿站。

热情洋溢的大明湖，刚送
走一批“过客”，又迎来两伙“故
友”。活像两片乳白的祥云飘飘
荡荡滑翔降落于湖面，它们分
别是长腿鹭鸶和反嘴鹬。如同
久别的亲友在此邂逅，“咯———
咯——— ”地展翅戏水、互致问
候，给这处温馨的家园带来相
融共乐的生机。

湖上诸岛，舞姿婆娑的垂
柳枝桠间，均有三五鸟巢，有花
苞状的、有爪篱形的。当曙光点
燃朝霞，斑鸠、柳莺、喜鹊便竞

相离巢，向睦邻互问早安。顷刻
间，浩淼水面上莺飞鹊起、鸠鸣
雀噪，俨然一处飞禽快乐的天
堂。

阳春，柔风温润，是禽鸟抱
窝孵仔的良辰。待它们衔水觅
食归巢，大嘴对着小嘴亲昵喂
食的时候，让人看了，从心底倍
感亲切。

初夏，荷丛间有星星点点
的粉红、乳白闪现，那是一株株
含苞的蓓蕾，娴静中透着娇羞。
时而，会有灵动的鸭兰从碧叶
下抛头露面，悠然随意地撩拨
水花，逗引得以湖心为家的野
鸭也亲近过来。兴许是自然界
的造化，这对远方姊妹长相酷
似一奶同胞，灰头、花翅、红蹼。
凝目这鸟湖和谐相处的画面，

令人顿感这真是自然界莫大的
恩赐福祉。当荷花仙子展露笑
靥、莲子芳嫩脆甜时，聪明绝顶
的红顶鹳便聚众结伙下山私访
了。它栖居南山老林古树，昼夜
轮番站岗。趁正午进湖狩猎进
餐。

明湖汇波是鸟禽赖以生存
的安居，是繁衍成长的游乐园。
假若，把群鸟的鸣唱比作一支
自然交响曲的话，那么春风就
是那徐徐启幕的号手，只一声，
冰便化了，水便暖了。柳燕、天
鹅等温婉的歌喉，便是乐曲的
低音部；等到鸭兰诸鸟的加入，
歌韵便渐入佳境；红顶鹳同伴
高音的参与，使整个乐章达到
华彩。感觉是那么饱满、那么丰
富、那么耳悦心动。

□王绍忠

■济南乡师成

“白区里的红色党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
民党一直在捕杀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从1929年1月至1933年11

月，山东省委先后遭受11次大破
坏，济南市的基层党、团组织几
乎全部被摧毁，大批共产党员
血洒刑场。

经历过一次次大逮捕和大
屠杀之后，在济南，不屈不挠坚
持斗争的只有济南乡师七八名
学生党员和新城兵工厂七八名
工人党员。

济南乡师创办于1929年。
开学不久，乡师第一个党支部
成立。乡师存在8年时间，学生
总数约700人，却从这里走出了
110多名共产党员(不包括离校
后入党的)，悄然把国民党政府
创办的济南乡师变成“白区里
的红色党校”。

每逢新生入校，乡师党组
织就派党员主动帮助他们搬运
行李、打扫住处、安置铺位。乡
师校址在北郊的白鹤庄，现在
北园大街明湖中学处，当时，校
外就是当地百姓的荷塘、稻田、
菜园。课余饭后，党员与新生三
五成群沿着校外的荷塘、稻田
促膝谈心，介绍新生阅读进步
书刊、参加读书会。即使在白色
恐怖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入党
入团的手续也很严格。入团、入
党要举行入团仪式，要宣誓，到
哪里去举行呢？那时在白鹤庄
附近多是菜园和稻田，菜地里
有一些菜农搭建的窝棚。他们
不敢在靠近学校的窝棚里，就
跑出一二里路，找个窝棚，趁窝
棚里没人的时候，钻进去举行
入团、入党仪式。

白色恐怖中，乡师党组织
屡遭破坏。在1933年2月的那次
大逮捕中，乡师党组织再一次
遭到破坏。闫世凤等三人被捕。
乡师党员赵健民、姚仲明等到
处打听市内组织被破坏情况，
但所有的关系统统联系不上。

■犬鹰搜捕之

下，选择坚守

正在乡师党员为联系不到
上级党组织而着急时，4月中

旬，赵健民去齐鲁医院看眼病，
返回到广智院东时，遇到了团
省特委组织部长宋天民，他惊
异地问赵健民：“你们那里没遭
到破坏吗？”赵健民告诉乡师党
组织被破坏以及大家寻找上级
关系的情况。于是，宋天民带赵
健民向特委书记宋澄汇报了乡
师支部的工作情况。5月初，宋
天民指定赵健民担任乡师支部
书记兼济南北区巡视员，负责
乡师、一师分校和鲁丰纱厂等
处的工作。

1933年7月，宋鸣时投敌叛
变以后，躲过犬鹰追捕的宋天
民来到济南乡师隐蔽。但当时
国民党特务仍在全市搜捕，宋
天民感觉在济南难以立足，决
定回原籍牟平。

关于这段历史，赵健民有着
清晰的记忆：（1933年）6月末，宋
天民告诉我，团省委成立训练
班，确定我去受训，地点在杆石
桥外第一中学宿舍（即现在的省

实验中学处）。按约定时间7月3

日下午3时，受训的同志都到了，
宋天民还没来，一直到5点仍没
来。正当大家有些坐立不安时，
突然，宋天民来了，他满身是汗，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了，省委
机关又遭到破坏。小刘被捕了，
幸而有房东邻居告诉我，不然我
也被捕了。咱们赶快转移！”宋天
民随我到乡师隐蔽。

宋天民到乡师后，晚上到
菜地里休息，白天隐蔽,黄昏时
去城内商埠探听消息。此时，敌
人的便衣特务在全市疯狂地搜
查，并常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
捕人，而各学校又以登记暑假
留校学生为名，进行盘查。宋天
民决定回胶东牟平。

此时此刻，找不到中央党
组织，没有省、市党组织，乡师
党员赵健民等，面对人生可以
有多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退
学回家，免遭国民党的逮捕。他
们可以选择不再参加危险活

动，完成学业，毕业后做一名乡
村教师。但他们选择了对信仰
的坚守，选择了对正义事业的
义无反顾。

■星火燎原，重

建济南市委

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
里，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
共产党人独立担当起领导革命
的重任。他们首先整顿了乡师
支部，凡继续革命的团员一律
转为党员，今后不再发展团员，
直接发展党员。同时，还与幸存
下来的新城兵工厂党支部取得
了联系，共同开展工作。

由于市内党组织大部分被
打散，乡师党支部承担起在全市
恢复党组织的任务。支部发动全
体党员利用节、假日，通过同乡、
同学、亲友等关系在全市各中等
学校联络进步学生，逐步进行党
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赵健民先后发展了济南高
中的徐运北和林浩、惠商职业
学校的孙洪、济南师范的刘清
录、济南女师的董兰英等人入
党，并为育英中学的李秀海等
恢复了组织关系。刘莱夫发展
正谊中学的马全章等人入党。
随后在这些学校分别恢复建立
了中共支部。姚仲明在东阿县
发展的共产党员王玉珍、尹延
贵等，于1933年秋分别考入了济
南初级中学和华北中学，并很
快在两校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
立了支部。此外，还发展了一些
分散零星的党员和党的关系。
至1934年春，全市已有七八十名
党员，九个支部。为建立全市统
一的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
要，更好地领导全市党的工作，
1934年5月初，在与上级党组织
失掉联系的情况下，济南乡师
支部书记赵健民、支部委员王
文轩、新城兵工厂支部委员陈
太平在济南北郊五柳闸召开会
议，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
赵健民任市委书记，陈太平任
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
统一领导全市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济南市委的重建，为济南
党组织乃至全省党组织的恢
复、建立、巩固和发展起到星星
之火的重大作用。

80年前,中共济南市委的艰难重建

【泉城记事】

□邱存梅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在济南市风景优美的小清河五柳闸景区内,2009年建起的“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塑像高高耸
立。80年前的5月初，就在这片当时还很荒凉的土地上，济南市几位年轻共产党员在省市党组织遭受严重破
坏、与上级失掉联系的严酷形势下，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在纪念中共济南市委重建80周年的日子里，
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长廊，再次走近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感受济南共产党人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信仰与追
求，感受他们在腥风血雨中创造的辉煌与奇迹。

济南乡师旧址。

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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